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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70年：

与共和国同行与共和国同行
以精品奉献人民以精品奉献人民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从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儿童文学

已经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道路。儿童是民族

的未来，儿童文学在塑造小读者的人生观、价

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新中国70年

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发展最快、成

就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70年来，中国儿童

文学在原创能力、队伍建设、理论研究、对外

传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中国当代

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儿童文学
发展的三个高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一直

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1955年，毛泽东

主席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一份批件，促使中

国作家协会、团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以及出

版部门，在短时期内密集召开会议研究落实

中央精神。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制定了

1955至1956年有关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具

体计划，敦促各地作协分会切实重视抓好儿

童文学，并规划了190多位作家的创作任务，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

在高洪波的记忆中，从庐山会议、泰山会

议、烟台会议，到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

童抓起”、“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中央8号文件”，再到习近平总书记

提到要引导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红色基因是一以贯

之的。正是在这种红色基因的影响下，共和

国七十年来，不仅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创作出

儿童科幻、儿童诗、童话、报告文学、故事、寓

言、儿童剧等多门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而且还有大批成熟、敏锐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为作品的传

播和评介推波助澜，他们用创作实践理论主张，一步一

步地把中国儿童文学从一个弱小的文学门类，变成现在

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重镇。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的推进，物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国儿童文

学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与重视，逐渐形成了从“高原”

到“高峰”的壮阔局面，可以说儿童文学已经进入了“黄

金时期”。

王泉根认为，新中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经历了

三次高潮，首先是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这期间儿童

文学的创作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

题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英雄

主义，是这一时期少儿小说创作的主脉。第二是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多重文化

背景下的多元共荣的儿童文学新格局逐步形成，出现了旗

号林立、新潮迭出的创作景象，涌现出大幻想文学、幽默儿

童文学、大自然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自画

青春文学等一面面创新旗帜。这一格局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显得更为生动清晰。第三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儿童文学与整个文学一样出现了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的新气象，一个重要标志是儿童文学新力

量的崛起，一大批“70后”、“80后”以及更年轻的“90后”

作家成长为中坚力量，一些儿童文学创作实力强劲的地

区，已形成自己的年轻作家方阵。

2016年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

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认为

“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痛苦的童年生活，树立了

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儿童读

者的喜爱”。以此为契机，中国儿童文学在国际儿童文学

界、童书界越来越活跃，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经

愈来愈引起国际儿童文学界同行的好奇和关注。可以

说，中国希望被世界了解，世界更想要了解中国。但中国

优秀的童书想要成为全世界孩子的共同财富，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方卫平认为，要解决中外儿童交流现状的现

实困境，首先要提升中国童书的文本质量，讲好中国故

事，做到“自信但不骄矜，客观而不夸饰”。中国顶尖的

童书在世界范围内也称得上是优秀之作，但我们儿童

文学作品的整体水平还有提升空间。文本丰富有特点，

并且具有世界性的中国童书才能更好地被国外所接受。

第二是要解决童书翻译的问题。对于儿童文学图书的引

进来和走出去来说，翻译的责任极为重大。中西方语言系

统不同，将中国童书融入到世界文化语境中的确有很大的

难度，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优质的翻译力量来保证译介童书

的文学质量。

五代学者持续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已经完成了四

代人的学术接力：从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

一代学者，到陈伯吹、吕伯攸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再到蒋

风、浦漫汀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以及曹文轩、梅子涵、朱

自强、王泉根等为代表的第四代学者。在

这些前辈作家、学者的努力之下，中国儿

童文学逐渐构建起了相对完整而具有本

国特点的理论体系、评价尺度。近年来，

侯颖、李利芳、徐妍、谈凤霞、杜传坤、常

立、李红叶、崔昕平等儿童文学界的青年

学者悄然崛起，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第

五代学者逐渐受到瞩目。与中国儿童文

学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极大繁荣相

比，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评论似乎一直

是“短板”。体系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跟进

与突破不够，批评跟踪、分析总结、价值

评判与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及时、不充

分，积极的、活跃的理论批评研究生态

没有确立起来，不能全面深入地满足繁

荣的文学态势提出的各种要求。儿童文

学界对此的忧虑与呼唤已有多时，亟待

获得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儿童文学

理论研究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正

在逐步解决。李利芳认为，抛开这种面

上的一般印象，如果去系统梳理、深入

研究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

评取得的成果。我们对新时期、新世纪

以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成绩的总结与

研究一直不够，对理论批评成果的彰

显、运用不重视，对大量散见的理论批

评成果没有做过全面的清理、细读与分

析，进而也就不能以问题意识统领剖析

理论现象，概括与呈现理论建设的具体

业绩。特别是，我们没有素描出学人肖

像与重要成果肖像，具体勾勒出理论发

展的现状，它可汲取、发扬、传承的思想

与精神资源。这些都是影响我们无法作出全面判断的根本

原因。

现实与幻想是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双翼

当我们谈论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给中国儿童文学带

来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关切的不仅仅只是它的历史和现

状，更应关注世界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

可能。曹文轩认为，与世界儿童文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存

在着想象力不足甚至苍白的历史时期。但这一事实在近

20年间已经被打破，中国的儿童文学现在并不缺想象力。

他以为，现在的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就是在漫

无节制地强调想象力的意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

品质，这就是记忆力。对于作家来讲，特别是对于一个愿意

进行经典化写作的作家来说，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宝

贵的品质。对历史和当下的记忆，才是更为重要的。在谈论

经典作家时，我们在意的是他们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

超的现实主义手法，而这正是当下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所缺

乏的。

与现实主义相伴的，是儿童文学的幻想主义。秦文君

认为，新中国以来发展成熟的儿童文学，与世界范围内的

儿童文学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性。世界儿童文学中比

较繁荣的种类是幻想文学和图画书，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

作的繁荣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和市场

销售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主要大都是现实主义的儿童作

品，而原创的幻想主义作品和图画书中虽然也有精品，但

我们很难列出一长串的书单。就70年来的儿童文学成就

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言，中国有自己的儿童文学特色是

非常好的，我们当然应该保持这样的特色。如果能够写出

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也可能会带

动其他国家开始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她提到，在此基础

上，我们幻想的翅膀也应该更强健一点，这样才能够带领

我们飞得更远。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有志于创作出更优秀的

图画书和幻想作品，让我们的儿童文学更多样化、多品种，

整体强大起来。

正如王泉根所说，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

学”，儿童文学蕴含着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和价值期待。

因而通过阅读当今中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既可以让世

界看到今日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

理想、追求、梦幻、情感与生存现状，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出今日中国对民族

下一代的要求、期待和培养，还可以看到今日中国多样的

文化和社会变革对民族下一代性格形成的做法和意义。童

心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

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基于“共通性的

语言”的写作。因此，儿童文学既是全球视野的，又是立足

本民族文化的；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

的，又是儿童性的。儿童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意义是

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

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们，正是在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里，一

起享受到了童年的快乐、梦想与自由。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华诞，中国当代文学也走

过了70年光辉历程。70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响应党

的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

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

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7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
义文学

新中国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

学。从赵树理、柳青到路遥、贾大山，一代代作家以自己的人生

和创作证明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人民需要文艺，文

艺需要人民。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中人”，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的“剧作者”。

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指出的，70年来中国文艺的根本

成就在于，我们探索、开辟、坚持、发展了一条社会主义文艺发展

道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伟大的社会

变革和壮阔的时代发展同步伐、共生长的道路，它的根本性质、

它的前无古人的革命性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在于，它源于人民、

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它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中获得内容和形

式，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自己的目标，它始终是中国人

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为实现国家富

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人民，这个大写的词语镶嵌在一代又一代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心底，熔铸于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成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他们在沸腾的群山、

在忙碌的厂矿、在希望的田野上寻找灵感，书写中国故事。《红

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

歌》《山乡巨变》《三家巷》《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中“最可爱

的人”，构成了中国文学丰富的人民形象谱系，成为所有中国人

的民族记忆。

“反映生活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源自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来

由。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写出经典作品，首要原因正在于长期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评论家白烨说，在此过程中，深入认识和把

握生活动向，深切了解和体察民意所向，把自己所见所感经由文

学想象化为艺术形象，使其成为人民生活的艺术结晶。这其中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柳青扎根皇甫村创作出的《创业史》。在皇

甫村的14年，柳青实现了从立场到情感的全面转变。《创业史》

是在写他人还是在写自己，是在写农民生计还是在写自我命运，

已经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了——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

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这是柳青发人深省的经验之谈。

植根人民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7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与

时代同步伐，凝心聚力，培根铸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队伍齐整壮大，各体裁门类百花竞放，

文学评奖引领风尚，理论评论披沙拣金，文学出版迅猛发展，对

外交流卓有成效，不少作家获得国际奖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上海的早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

《伤痕》《乔厂长上任记》《白鹿原》……在时间长河中，发时代先

声，引风气之先，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撰文指出，70年来，小说创作精

品迭出，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生动表现和深刻观照，不断挖掘

中国文学的思想深度、开拓叙事艺术的表现空间。报告文学和

纪实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紧扣时代脉搏。新诗、旧体诗词和散文

杂文与人民生活的关联更加紧密，对人民情感的抒发更加深刻

有力。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科幻文学与时俱进、蓬勃

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为文学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陆续设立，倡导、鼓励

并推出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有力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

植根人民大地，当代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评论家潘凯

雄看来，70年来长篇小说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时代既

可以是当下时空，也可以包涵时代跨度和历史纵深，既能够近距

离贴身表现，也可以拉开一定距离后再行反思；时代绝不仅是浮

在表象的人、事、物，更重要的是准确而深刻地捕捉到时代感和

时代精神。在广袤时空中呈现时代感是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

70年提供给后人的一条重要启示。

评论家李炳银以报告文学为例指出，当报告文学以接近现

实的态度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时候，鲜活的社会生活就会从各

个不同的角度为其提供力量和支持，使得这种立足现实的文学

焕发出生机。最近的40多年是中国社会起伏变化最大的时候，

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个时候适时成长，御风而行，给社会以及时的

呼应，在催促社会文明进程中发力，在客观地认识书写中保存时

代精神和创造业绩，成为社会历史在场的见证者和文学记录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新的艺术创造

历史的指针定格于 2014年 10月 15日，这一天，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

国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给内

蒙古乌兰牧骑队员、给老艺术家牛犇写信，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

信，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致信祝贺中国

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做出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脚踩坚实大地，进行

艺术创造，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和人民书写精

品力作。

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历久弥新，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作家的自

觉追求。评论家王干认为，现实主义虽然也出现过起伏，但由于

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始终顽强地坚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

叙事方式，不断调整丰富自己，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进程中从单一

走向多种可能，从平面走向立体，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现实主

义大家族。如今，新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风貌展现在作家面前，

为作家呈现出博大而深厚的“文本”，如何解读这一新的“文本”，

从而创作出新的现实主义力作，是召唤，也是挑战。

新时代需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生活中、在人民中不

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艰苦的艺术创造中竭尽全力

给出解答。评论家梁鸿鹰说，文学的生命在创造，在于对人的

命运、情感的特异性表达的执著寻找，在于各种不同风格的确

立与探求。70年来，中国作家在艺术探索的征途上，一直没有

停止自己的步伐。他们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现实生活，发扬中

华美学精神，沿着古典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代表

的中国文学传统开拓前行，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追求。而

在新的背景下，中国作家充分汲取世界文学与国际文化的思

想艺术资源，不断在吐故纳新中获得创新的力量，在人与历史、

社会、现实、文化的复杂关系中不断寻找审美创造的可能性。

探索永不止步，创造没有捷径。评论家陈晓明认为，70年

的中国文学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的精神，中国文学一直想走自

己的道路，想为我们承受的历史、面对的现实表达出中国作家的

心声。正是这种探索精神，表现出中国文学顽强的历史渴望，就

是在历史给定的境遇中执著地探索中国文学的道路。从20世

纪五六十年代展开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探索、80年代中后

期“回到文学本身”的艺术探索，到9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叙事融

合多样性的艺术经验，70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不渝地探索着

中国文学的新的道路。如何在强大的历史理性抱负的引导下展

开文学美学上的创造，如何与世界优秀文学保持富有活力的对

话，如何酿就中国文学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仍然是我

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70年来，中国文学

与新中国一起栉风沐雨，荣辱与共，走过峥嵘岁月。回望来路，

可鉴未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

的作家，面对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定当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以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

引领风尚，推动中国文学努力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康春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